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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廣
州
開
會
，
感
覺
原
本
分

外
親
切
。
我
們
一
行
人
都
原
籍

廣
東
，
參
加
學
術
會
議
之
先
都

參
觀
了
廣
州
美
術
館
的
嶺
南
畫

展
。
車
子
所
經
之
處
，
提
醒

廣
州
在
中
國
近
代
革
命
年
代
的
重
要

角
色
，
烈
士
陵
園
是
廣
州
的
自
豪
和

勇
氣
。

人
們
今
天
仍
在
提
起
當
年
廣
東
話

如
何
只
差
一
票
便
成
為
中
國
國
語
。

以
廣
東
話
為
母
語
的
香
港
人
，
實
在

太
習
慣
生
活
於
自
己
的
語
言
裡
而
顯

得
排
他
。
我
們
不
停
以
廣
東
話
的
俚

語
、
俗
語
和
諧
音
說
笑
話
，
許
多
時

都
不
理
旁
人
，
難
怪
別
人
都
說
廣
東

話
很
吵
很
大
聲
，
九
個
音
調
聽
來
奇
奇
怪
怪
。

我
們
總
感
到
其
他
人
的
語
言
很
奇
怪
，
語
言

比
陌
生
的
衣

行
藏
更
易
劃
出
界
線
，
但
原
來

﹁
他
者
﹂
或
﹁
陌
生
﹂
的
感
覺
在
同
一
國
家
的
方

言
裡
更
為
強
烈
。
我
們
原
以
為
到
廣
州
的
大
學

報
告
論
文
，
用
粵
語
應
該
很
方
便
，
誰
知
那
是

一
場
挑
戰
甚
至
不
敬
的
表
現
。
當
學
術
會
議
宣

告
每
篇
發
言
只
可
以
有
七
分
鐘
之
際
，
從
香
港

來
的
幾
個
學
者
便
決
定
用
粵
語
宣
讀
論
文
，
心

想
既
然
文
章
已
印
製
成
集
，
大
家
都
可
以
邊
聽

邊
閱
讀
，
用
粵
語
總
比
用
蹩
腳
的
普
通
話
更
有

效
率
吧
，
但
結
果
原
來
十
分
慘
烈
。

當
有
人
用
粵
語
宣
讀
論
文
的
時
候
，
台
下
有

人
打
呵
欠
，
談
天
說
地
，
議
論
紛
紛
。
三
個
粵

語
報
告
下
來
，
主
席
便
忍
不
住
打
趣
說
剛
才
報

告
論
文
的
人
像
在
唱
歌
，
一
個
女
高
音
，
一
個

男
低
音
，
台
下
笑
聲
不
絕
。
到
最
後
一
位
香
港

學
者
發
言
時
，
更
被
主
席
以
勸
告
的
口
吻
發
出

警
告
：
請
停
止
用
廣
州
話
，
改
用
普
通
話
。

地
方
語
言
的
邊
緣
化
，
在
以
普
通
話
為
官
方

語
言
的
中
國
經
已
十
分
普
遍
。
我
們
真
的
要
忘

記
八
十
年
代
粵
語
電
影
和
中
文
流
行
歌
曲
，
如

何
曾
經
滋
潤
全
世
界
中
國
人
的
精
神
及
感
情
脾

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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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方言邊緣化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年
輕
人
喜
歡
自
由
自
在
，
不
喜
歡
規
條
，
所
以
大
多
不
願

意
受
到
太
大
的
約
束
和
限
制—

因
而
可
以
想
像
，
年
輕
詩

人
大
概
都
不
喜
歡
押
韻
，
不
喜
歡
戴

腳
鐐
跳
舞
。
我
年
輕

時
也
是
這
樣
。
可
在
中
年
以
後
就
想
，
押
韻
也
許
有
一
千
個

缺
點
，
比
喻
變
得
機
械
化
，
不
自
然
；
比
如
太
油
膩
、
太
拘

謹
，
都
是
老
生
常
談
了
，
但
像
年
輕
的
夏
宇
那
樣
，
把
押
韻
這
回

事
當
作
某
種
未
能
暢
所
欲
言
的
藉
口
，
大
概
可
以
衍
生
出
關
於
詩

的
聲
音
和
面
具
的
問
題
了
；
或
者
像
年
輕
的
鴻
鴻
那
樣
，
把
押
韻

這
回
事
當
作
某
種
自
衛
的
武
器
，
用
來
抵
抗
這
世
界
的
複
雜
與
缺

陷
的
︵
當
然
首
先
要
知
道
並
且
理
解
這
世
界
如
何
複
雜
如
何
缺

陷
︶，
也
未
嘗
不
可
以
重
新
思
索
、
重
認
識
押
韻
的
意
義
吧
。

我
想
我
那
時
也
不
是
要
提
倡
押
韻
，
只
是
覺
得
可
以
重
新
思
考

押
韻
這
件
容
易
的
事
還
有
沒
有
比
較
複
雜
的
意
義
。
但
我
必
須
聲

明
，
那
時
我
並
不
是
要
說
押
韻
有
什
麼
好
處
，
只
是
想
說
，
既
然

大
家
都
很
輕
而
易
舉
地
數
出
押
韻
的
壞
處
，
何
妨
嘗
試
押
一
些
可

能
不
那
麼
壞
的
韻
？

想
起
年
輕
的
夏
宇
有
一
首
詩
，
叫
做
︽
歹
徒
甲
︾，
詩
說
：

﹁
但
他
實
在
是
一
個
好
人
／
只
不
過
寫
了
一
些
壞
詩
﹂，
﹁
但
真
的

／
是
一
些
壞
詩
／
押
韻
的
壞
詩
／
但
他
繼
續
寫
／
怎
麼
辦
／
那
是

他
道
歉
的
方
式
﹂
；
那
個
﹁
歹
徒
﹂
的
聲
音
充
滿
莊
嚴
的
歉
意
︰

﹁
詩
的
缺
陷
源
於
生
命
／
生
命
不
／
不
曾
圓
滿
。
﹂
寫
了
一
些
押

韻
的
壞
詩
，
原
來
只
是
道
歉
的
方
式
，
這
是
押
韻
的
理
由
之
一
，

不
一
定
有
什
麼
道
理
，
但
我
們
實
在
無
權
規
定
別
人
怎
樣
道
歉
，

包
括
押
韻
這
種
道
歉
的
方
式
。

年
輕
的
鴻
鴻
對
押
韻
也
有
微
言
︰
﹁
寫
詩
說
來
不
難
／
只
要
懂
得
押
韻
／

意
深
何
必
化
淺
／
真
假
不
妨
相
滲
﹂，
但
末
了
他
還
說
：
﹁
韻
腳
該
換
就
換
／

因
為
既
已
開
始
／
總
要
把
詩
寫
完
﹂，
這
是
因
為
﹁
寫
工
整
的
詩
／
以
抵
抗
這

個
世
界
的
／
複
雜
與
缺
陷
﹂
；
這
是
另
一
個
押
韻
的
理
由
了
，
意
來
不
一
定

要
理
直
氣
壯
，
但
我
們
總
得
要
尊
重
別
人
抵
抗
這
世
界
的
方
式—
也
不
過

是
把
一
首
既
已
開
始
的
詩
寫
完
罷
了
，
至
少
對
自
己
負
責
，
對
別
人
沒
有
什

麼
損
害
。

我
還
想
起
布
洛
茨
基
︵JosephB

rodsky

︶
的
一
首
詩
，
題
為
︽
布
佛
洛
倫

薩
的
十
二
月
︾，
當
中
說
到
﹁
在
籠
中
拼
湊
押
韻
酸
澀
的
收
成
﹂
：
﹁
成
熟
的

金
翅
雀
賣
弄
高
昂
的
花
腔
，
／
偶
然
的
陽
光
撒
向
宮
殿
／
及
安
葬
洛
倫
佐
的

聖
器
收
藏
間
／
穿
過
厚
厚
的
窗
簾
，
逗
弄
紋
理
斑
斕
的
／
大
理
石
，
一
桶
桶

雪
白
的
馬
鞭
草
：
／
還
有
鳥
兒
在
琴
弦
和
臘
萬
納
城
內
的
容
光
煥
發⋯

⋯

﹂

想
想
，
要
是
押
了
一
點
這
樣
酸
澀
的
韻
，
倒
也
很
不
錯
吧
。

但
我
並
不
是
要
說
押
韻
有
什
麼
好
處
，
我
大
概
可
以
這
樣
說
：
陸
志
韋
、

聞
一
多
、
卞
之
琳
、
馮
至
、
何
其
芳
，
還
有
徐
志
摩
、
朱
湘
、
陳
夢
家
、
孫

大
雨
和
吳
興
華
都
寫
過
一
些
押
韻
的
好
詩
；
但
我
不
想
這
樣
說
，
因
為
我
並

不
是
要
提
倡
押
韻
，
只
是
想
說
︰
既
然
大
家
都
很
輕
而
易
舉
地
數
出
押
韻
的

壞
處
，
何
妨
回
頭
看
看
究
竟
是
押
了
韻
就
一
定
是
壞
詩
，
還
是
一
首
本
來
不

太
壞
的
詩
押
壞
了
韻
？
是
押
的
時
候
出
了
問
題
嗎
？
還
是
韻
本
身
就
有
問

題
？
更
不
妨
追
問
下
去
：
詩
為
什
麼
要
押
韻
？
韻
到
底
是
什
麼
？
僅
僅
是
兩

個
前
呼
後
應
的
聲
音
嗎
？
韻
可
不
可
以
成
為
一
首
詩
的
結
構
和
脈
絡
的
一
部

分
呢
？
是
為
了
悅
耳
討
好
還
是
用
聲
音
來
反
省
聲
音
的
可
能
與
局
限
呢
？
問

題
好
像
是
成
雙
成
對
的
，
其
實
並
不
是
要
作
出
非
此
即
彼
的
選
擇
，
只
是
想

說
︰
何
妨
把
結
論
擱
置
，
也
嘗
試
寫
一
點
押
韻
的
詩
。

在籠中拼湊押韻酸澀的收成
葉　輝

琴台
客聚

小
孫
子
兩
周
歲
了
，
還
只
能

說
些
單
詞
，
如
汽
車
、
包
包
、

爸
爸
、
媽
媽
之
類
。
但
是
可
不

要
小
覷
他
，
其
機
靈
乖
巧
之

處
，
比
同
齡
孩
子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試
舉
數
例
：

有
一
次
，
祖
孫
三
代
人
逛
百
貨
公

司
，
他
走
累
了
，
希
望
媽
媽
抱
一

抱
，
一
般
的
小
孩
子
便
會
張

雙

手
，
叫
嚷

要
抱
。
但
我
的
這
個
小

孫
子
，
獨
具
智
慧
。
先
把
媽
媽
一
手

拿

的
小
玩
具
汽
車
要
來
，
交
到
他

的
爸
爸
手
裡
，
再
去
把
媽
媽
的
手
袋

又
要
來
，
又
交
到
爸
爸
手
裡
，
然
後

才
張
開
雙
手
，
要
媽
媽
抱
。
他
深
知

媽
媽
雙
手
都
拿

東
西
，
是
抱
不
了

他
的
，
可
見
其
思
路
的
周
密
！

又
有
一
次
，
三
代
人
和
朋
友
們
共

餐
，
在
座
的
大
多
是
見
慣
多
次
的
熟

人
，
只
有
一
位
是
新
見
面
的
。
入
座

後
，
孫
子
的
爸
爸
說
，
這
些
人
都
是U

ncle

，
如

果
比
爸
爸
小
的
，
你
該
叫
他
叔
叔
，
比
爸
爸
大

的
，
叫
伯
伯
，
於
是
要
他
一
一
稱
呼
。
他
便
分
別

叫
叔
叔
、
伯
伯
，
當
然
不
十
分
準
確
，
他
只
是
從

他
們
的
臉
龐
分
長
幼
，
把
一
位
面
相
較
年
輕
的
叫

叔
叔
，
其
實
這
位
叔
叔
還
是
比
他
的
爸
爸
大
。
到

了
面
對
那
一
位
陌
生
的
、
第
一
次
見
面
的
，
孫
子

卻
叫
他U

n
cle

。
他
當
然
不
會
知
道
外
國
人
的

U
ncle

是
並
不
分
叔
叔
或
伯
伯
的
統
稱
，
但
卻
突

然
用
上
這
個
不
分
大
小
的
英
語
詞
彙
，
真
是
一

絕
。同

行
的
一
位
朋
友
拿
出
一
部
手
提
小
電
腦
，
教

他
玩
，
小
孫
子
居
然
愛
不
釋
手
，
一
直
依
偎

他
。
可
見
小
孫
子
對
新
鮮
事
物
的
好
奇
心
和
研
究

精
神
。

小
孫
子
雖
然
聰
明
機
智
，
但
還
要
注
意
他
的
後

天
教
育
。
教
得
好
，
便
成
才
，
沒
有
教
育
好
，
可

能
誤
他
終
生
。
過
去
對
獲
得
諾
貝
爾
獎
金
的
崔

琦
，
我
曾
發
表
過
議
論
。
他
出
身
河
南
農
民
家

庭
，
只
因
偶
然
機
會
，
來
港
投
奔
親
戚
，
終
於
能

在
港
完
成
中
學
教
育
而
赴
美
留
學
，
成
為
大
科
學

家
。
如
果
他
長
期
留
在
鄉
村
，
便
未
必
成
大
器
。

小
孫
子
現
在
仍
居
內
地
鄉
下
，
我
希
望
他
能
來

到
身
旁
，
親
身
過
問
他
的
教
育
歷
程
。
但
我
年
已

老
邁
，
只
能
寄
望
兒
子
好
好
栽
培
他
了
。

小孫子的機靈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秦
朝
建
立
了
郡
縣
制
，
以
中

央
派
遣
文
官
管
理
國
家
，
這
種

制
度
為
歷
朝
延
用
，
維
持
了
二

千
年
，
但
中
間
有
不
少
改
良
，

科
舉
取
士
吸
人
才
，
推
行
仁
政

和
察
納
民
意
重
大
地
完
善
了
郡
縣

制
。秦

雖
然
實
現
了
郡
縣
制
，
但
春
秋

戰
國
以
來
形
成
的
東
西
對
抗
的
局
面

並
沒
有
改
變
。
秦
崛
起
於
關
中
，
位

於
西
方
。
秦
的
文
化
是
與
戎
族
結
合

的
文
化
，
秦
國
的
歷
代
君
王
努
力
吸

收
東
方
的
人
才
，
治
理
秦
國
。
統
一

之
後
，
東
方
的
六
國
遺
族
，
在
政
治

上
和
文
化
上
都
不
認
同
秦
國
的
統

一
，
作
出
了
許
多
抵
制
和
反
抗
。
秦

朝
提
出
了
統
一
六
國
的
目
標
，
最
終

也
統
一
了
中
國
。
然
而
秦
王
朝
如
何

在
政
治
上
結
束
東
西
方
的
對
抗
的
問

題
沒
有
得
到
很
好
解
決
。
秦
朝
也
沒

有
找
到
實
現
統
一
後
長
治
久
安
的
具

體
策
略
，
也
沒
有
留
下
積
極
有
力
化

解
官
民
矛
盾
的
管
治
經
驗
。
完
善
中

國
統
一
的
理
論
和
管
治
體
制
的
，
是

漢
朝
和
唐
朝
。

秦
政
權
統
治
的
基
石
是
什
麼
呢
？

主
要
在
關
中
的
王
族
貴
族
宗
室
、
功

勳
大
臣
、
父
老
豪
傑
；
關
中
以
外
的

郡
縣
官
吏
，
仍
是
六
國
的
的
舊
官
吏
、
舊
軍
官
和

豪
門
，
在
後
來
的
反
秦
鬥
爭
中
領
袖
陳
勝
、
吳
廣

是
下
級
軍
官
，
劉
邦
、
齊
國
田
氏
、
英
布
、
彭

越
、
吳
苪
、
張
耳
、
陳
餘
、
周
市
等
等
都
不
是
普

通
老
百
姓
，
都
是
六
國
的
官
員
或
者
地
方
豪
傑
。

秦
之
滅
亡
也
同
統
治
基
礎
不
牢
有
關
。

漢
初
時
，
外
有
強
大
的
匈
奴
邊
患
，
為
了
發
展

農
業
生
產
，
需
要
一
個
穩
定
的
政
治
局
面
，
需
要

建
立
整
個
社
會
的
政
治
共
識
和
道
德
觀
念
，
需
要

維
護
統
一
的
制
度
，
完
善
社
會
道
德
和
價
值
觀

念
，
成
為
了
政
治
改
革
的
重
點
。

西
元
前
一
百
四
十
年
，
丞
相
衛
綰
對
漢
武
帝

說
，
現
在
推
薦
的
官
員
，
都
是
喜
歡
法
家
的
政

策
，
用
人
以
急
功
近
利
為
標
尺
，
不
重
視
道
德
建

設
，
而
且
傾
向
鼓
勵
權
術
，
以
利
益
驅
動
管
理
天

下
，
不
利
於
天
下
的
穩
定
，
也
不
利
於
統
一
。
大

臣
董
仲
舒
建
議
，
獨
尊
儒
術
。
漢
武
帝
於
是
讓
各

地
官
員
推
薦
懂
得
儒
家
思
想
的
人
，
他
親
自
主
持

考
試
，
讓
他
們
參
與
到
國
家
的
管
理
中
，
有
的
還

做
了
丞
相
。
﹁
罷
黜
百
家
，
獨
尊
儒
術
﹂，
是
董

仲
舒
提
出
來
的
，
意
思
是
廢
除
其
他
思
想
，
只
尊

重
儒
家
的
學
說
。
獨
尊
儒
術
之
後
，
中
國
古
代
的

封
建
正
統
思
想
就
開
始
確
立
了
，
但
真
正
的
全
面

完
善
社
會
管
理
，
提
高
道
德
教
化
水
準
，
能
夠
化

解
社
會
矛
盾
，
並
且
推
動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
積
累

治
國
理
政
的
有
效
經
驗
，
到
了
隋
唐
時
期
，
才
得

到
實
現
。

漢
代
末
年
，
諸
侯
混
戰
，
五
胡
亂
華
，
隋
朝
興

也
速
，
亡
也
驟
。

唐
太
宗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一
代
英
主
，
所
以
常

用
隋
煬
帝
作
為
反
面
教
材
，
來
警
戒
自
己
及
下

屬
，
也
吸
納
了
隋
代
開
創
的
開
科
取
士
制
度
，
吸

納
民
間
賢
能
，
創
造
向
上
流
動
的
階
梯
制
度
，
建

立
了
效
率
很
高
的
文
官
管
治
系
統
。
他
像
孟
子
一

樣
，
把
人
民
和
君
主
的
關
係
比
作
水
與
舟
，
認
識

到
﹁
水
則
載
舟
，
亦
則
覆
舟
﹂，
因
此
留
心
吏

治
，
選
賢
任
能
，
從
諫
如
流
。
他
唯
才
是
舉
，
不

計
出
身
，
不
問
恩
怨
。
在
文
臣
武
將
之
中
，
魏
徵

當
過
道
士
，
原
係
太
子
李
建
成
舊
臣
，
曾
議
請
謀

殺
太
宗
；
尉
遲
恭
做
過
鐵
匠
，
又
是
降
將
，
但
都

受
到
重
用
。
太
宗
鼓
勵
臣
下
直
諫
，
魏
徵
前
後
諫

事
二
百
餘
件
，
直
陳
其
過
，
太
宗
多
克
己
接
納
，

或
擇
善
而
從
。
魏
徵
死
後
，
太
宗
傷
心
地
說
：

﹁
夫
以
銅
為
鏡
，
可
以
正
衣
冠
；
以
古
為
鏡
，
可

以
知
興
替
；
以
人
為
鏡
，
可
以
明
得
失
。
魏
徵

逝
，
朕
亡
一
鏡
矣
。
﹂
他
將
以
人
為
本
的
仁
政
，

改
善
吏
治
，
加
強
社
會
管
理
，
化
解
社
會
矛
盾
，

發
揮
到
了
高
峰
，
做
到
了
政
通
人
和
，
建
立
了
和

諧
和
經
濟
發
達
的
社
會
。
唐
是
當
時
全
世
界
最
強

盛
的
國
家
。

郡縣制加仁政 民族振興
范　舉

古今
談

走
在
道
上
，
偶
爾
會
留
意

到
身
邊
駛
過
的
﹁
老
爺

車
﹂，
不
禁
羨
慕
又
妒
忌
。

曾
幾
何
時
個
人
先
後
擁
有
過

幾
輛
當
年
也
被
列
入
﹁
老
爺

車
﹂
類
的
古
典
車
。
例
如
德
國
產

的
開
篷
甲
蟲
、
英
國
產
的
凱
旋
飄

火
四
型
開
篷
跑
車
、
英
國
產
的
柯

士
甸
迷
你
九
九
八
小
房
車
及
迷
你

吉
普
車
等
。
這
些
車
廠
不
單
曾
經

流
行
一
時
，
亦
標
誌

汽
車
工
業

的
進
步
，
可
今
天
都
面
目
全
非
。

甲
蟲
的
生
產

部
分
曾
經
賣
到
巴

西
，
機
器
前
置
的
甲
蟲

條
雖
現

代
化
，
卻
無
復
當
年
的
美
。
迷
你

車
曾
經
是
英
國
的
招
牌
，
今
天
是

寶
馬
車
廠
的
副
線
。
至
於
凱
旋
已

全
面
進
入
歷
史
。
英
國
曾
經
是
生

產
汽
車
的
大
國
，
說
它
的
汽
車
工

業
已
進
入
暮
年
沒
人
會
有
異
議
。

基
於
香
港
的
獨
特
環
境
，
其
實
並
沒
有
玩

﹁
老
爺
車
﹂
的
條
件
，
即
使
有
錢
人
認
為
花
錢

不
成
問
題
，

實
也
要
花
心
機
與
耐
性
，
才

能
維
持
這
種
興
趣
。
香
港
空
氣
潮
濕
的
日
子

相
對
的
多
，
車
子
長
期
放
在
那
裡
不
利
車
身

保
養
；
把
車
開
到
街
上
嘛
，
自
然
要
顧
及
保

險
的
問
題
，
港
人
一
般
鍾
情
新
款
汽
車
，
古

典
車
要
買
第
三
保
險
難
如
登
天
，
不
要
說
天

價
保
費
，
一
般
保
險
公
司
根
本
不
願
意
接
受

車
齡
較
高
汽
車
的
第
三
者
保
險
投
保
，
部
分

車
主
迫
於
無
奈
每
回
要
駕
心
愛
的
古
典
車
外

出
，
得
想
法
子
弄
來
一
套
試
車
的
車
牌
，
如

此
當
個
古
典
車
的
車
主
誰
會
有
興
趣
？

當
然
最
終
的
考
慮
，
也
還
是
與
金
錢
脫
不

了
關
係
；
維
修
汽
車
是
個
大
問
題
，
往
往
要

把
機
件
拆
開
方
知
毛
病
所
在
，
但
零
件
供
應

不
全
又
或
者
要
往
外
國
訂
購
，
汽
車
可
能
一

放
就
個
多
兩
個
月
，
一
般
車
迷
固
然
難
於
維

持
這
種
嗜
好
，
即
使
所
謂
中
產
者
也
難
以
支

付
多
如
牛
毛
的
各
項
費
用
。
古
典
車
在
香
港

馬
路
上
絕
跡
並
非
無
因
。

漸消失的街頭美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昨
天
︵
五
號
︶
放
映
了
閉
幕
電

影
，
王
全
安
改
編
陳
忠
實
同
名
小

說
的
︽
白
鹿
原
︾。
電
影
節
就
到

了
尾
聲
，
餘
下
四
天
復
活
節
假

期
，
就
是
下
集
的
檔
期
了
。

下
集
裡
，
可
以
考
慮
一
看
的
，
大
概

是
︽
吉
光
片
羽
寇
貝
卡
︾
︵
今
天
放

映
︶、
蘇
古
諾
夫
︵A

lexander
Sokurov

︶

揚
威
威
尼
斯
的
力
作
︽
浮
士
德
︾

︵F
aust

，
明
天
放
映
︶
等
等
。
下
集
的

個
別
重
點
影
人
有
以
下
三
位
：
法
國
導

演
佐
治
方
朱
︵G

eorges
Franju

︶、
今

村
昌
平
的
老
師
川
島
雄
三
、
日
本
新
浪

潮
導
演
藏
原
惟
繕
。
他
們
的
電
影
都
難

得
看
到
。

據
說
，
有
人
納
罕
今
年
沒
有
電
影
大

師
回
顧
，
令
焦
點
模
糊
分
散
，
我
不
完

全
同
意
。
當
然
我
也
喜
歡
看
大
師
級
的

作
品
，
但
只
看
名
作
，
而
忽
略
新
作
，

也
不
健
康
。
當
然
，
新
作
良
莠
不
齊
，

大
師
作
品
有
質
量
保
證
，
從
一
般
觀
眾

的
角
度
而
言
，
沒
有
大
師
回
顧
單
元
，

可
能
難
以
找
到
心
頭
好
，
但
從
前
瞻
的

角
度
看
，
我
們
不
可
以
單
單
留
戀
往
日
的
經
典
。

今
年
的
電
影
節
裡
，
我
看
了
不
少
日
本
電
影
，

大
師
的
作
品
例
如
新
藤
兼
人
的
︽
明
信
片
︾，
據
說

是
他
的
收
山
之
作
，
反
思
戰
爭
與
生
命
力
，
只
是

保
持
一
定
水
準
，
而
六
十
年
代
出
生
的
日
本
中
生

代
導
演
作
品
中
，
是
枝
裕
和
的
︽
奇
蹟
︾
很
出

眾
，
三
池
崇
史
的
︽
一
命3D

︾
改
編
小
林
正
樹
的

經
典
作
︽
切
腹
︾︵
一
九
六
二
︶，
卻
是
東
施
效

顰
，
有
更
多
的
資
源
、
更
好
的
科
技
、
出
色
的
演

員
、

本
龍
一
的
配
樂
，
加
起
來
卻
沒
有
了
更
重

要
的
反
思
、
內
涵
與
靈
魂
，
容
我
不
客
氣
地
說
：

三
池
崇
史
的
版
本
，
可
謂
多
餘
的
重
拍
。

我
也
看
了
兩
個
英
國
導
演
的
作
品
，
米
高
溫
達

波
頓
︵M

ichael
W
interbottom

︶
比
安
芝
亞
雅
萊

︵A
ndrea

A
rnold

︶
更
有
名
氣
吧
，
但
後
者
的
新
作

︽
咆
哮
山
莊
︾
比
前
者
的
︽
黛
絲
小
姐
︾︵
改
編
哈

代
的
︽
黛
絲
姑
娘
︾︶
更
好
，
所
以
名
氣
不
是
一

切
，
應
該
相
信
實
力
。

電影節手記之三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根 據悲情小說《山楂樹之戀》改編的電視劇
正在一家電視台熱播。在靜秋和老三的戀

愛主線之外，加進了很多複雜的社會關係。原著
的社會意義被深化了，但詩意的元素卻被消減
了。在張藝謀改編的電影裡，現實的冷酷被有意
識地隱藏到了背後。而在電視劇裡，美麗純潔的
愛情被生活打擊得幾無生發的可能。
因為，作為更加貼近生活本身的連續劇，有些

冷意是導演想藏都藏不住的。靜秋的好友魏玲的
遭遇就是。作為與靜秋的性格與命運的對比，靜
秋得到了愛情，錯過了深刻而美好的性。而魏玲
呢，她似乎得到了深度的性，卻被愛情拋棄。她
愛的男人「得手」之後，因為她的意外懷孕而逃
之夭夭了。並留下話說，她肚中的孩子不是他
的。像飛蛾撲火般追求愛情的魏玲受到了致命的
傷害，這是一個男子所能加害於一個女子的最大
的傷害和羞辱。
相似的年齡，一樣的天真和美麗，小荷才露尖

尖角的同等的純潔，同樣是學校宣傳隊的主力隊
員，魏玲與靜秋有什麼區別呢。為什麼她們的遭
遇如此不一樣？靜秋的愛情故事，純潔乾淨得像
童話裡的事。魏玲的，卻血腥骯髒，甚至她自己
的親生母親都不能體諒她，反而反手給了她一個
大嘴巴。
其實，魏玲比靜秋更單純，對愛情更為熱情，

也更為自信。她因為自信，也就比較容易輕信，
甚至盲動。她沒有一個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的「右

派」父親，也沒有一個「靠邊站」的被罰天天掃
地的「走資派」的母親。所以，她不似靜秋，不
需要處處賠小心，敏感、謹慎，生怕再有什麼不
測，給已經很不幸的家庭再帶來什麼災難。
而魏玲一派天真浪漫，沒有什麼顧忌，她理應

得到更加熱烈美好的愛情才是。但是，經歷了一
次失意的愛情之後，魏玲收穫的經驗是男人都不
是什麼好人。他們「得手」之後就轉身走了。所
以，女人輕易不能讓男人「得手」，否則，你就要
獨自承擔一切後果以及羞辱。這當然是一個錯誤
的關於愛情的經驗。
可憐的魏玲，她不僅收穫一個錯誤的經驗，而

且還會有可能在這個錯誤的經驗裡撲騰一生，卻
修不成修不到愛情的正果。最終成為一個世故
的，對人處處戒備的黃臉八婆。或者呢，走向另
一個極端，成為一個玩世的，放浪的女人。無論
是在哪一端，都是一次愛情失敗的可怕的延伸。
而男人對容易得手的女子又是怎麼對待的呢。

他們輕慢甚至輕蔑地說，她們都是傻子。呵呵，
傻子的對面是聰明人。原來男人女人的關係，是
肉身的較量，更是智力的較量。
有一天，我結識不久的一位年輕女孩子打電話

給我。在電話裡就哭開了。她說，她一定要來看
我。她還在班上，她就什麼都不管不顧地拎上包
包衝出門，把辦公室裡所有的驚愕的面孔拋到身
後。倒了公車、地鐵，轉輾來到我家的時候，她
還在哽咽。眼圈紅紅的，腫腫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發生。早
晨的上班路上，她收到一個男子的
絕交短信。這個男人與她認識不
久，是別人介紹的，見過幾次，吃
過幾次飯，到公園裡散步過幾次。
有沒有上過床？我不能問。看她傷
心欲絕的樣子，也許有過。問題的
關鍵，是她很喜歡他，而他並沒
有。
她長久不能平復下來，坐在我家

裡又哭了很久。她哭的似乎不是這
一次愛情的失敗，而是她一次次的
失意的愛情的大崩潰。一直哭到她
自己都沒有了力氣，躺倒在我的沙
發上睡了過去。醒來之後，喝了一
點我煲的湯之後，慢慢講了她的故事。
她在大三那年的寒假回家的火車上，認識了她

初戀的男人。這個男子就在她讀書的省城上班。
中途他下車的時候，問她要了電話。她很歡喜地
給了他。沒有任何疑慮地，她就喜歡上了他。她
畢業後留校。她的同學和同事都知道她有一個長
得很精神的男友。差不多好了有二年，她意外懷
孕，就想結婚了，提出要見見他的父母。他才告
訴她，他是有家庭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在老家生
活。
她都快瘋了。然而，她在第一時間去醫院做了

人流。因為，她不想拿腹中的孩子做人質。她也
不想讓自己的父母知道，如果父母知道了，一定
不會輕易放過她的情人。她不能讓他受到傷害。
她為他做了如此大的犧牲。可是，他知道後卻沒
有感動，只是說，你這個女人真是傻啊。一身輕

鬆地，轉身走了。
她確實很傻。類似的傻事不知道為什麼，她一

而再，再而三地屢犯不止。直到今天，她還是傻
傻地，完全不合時宜地一廂情願地愛他們，卻不
知道如何愛她自己。
不知道現實世界裡，魏玲和靜秋兩種女子，哪

一類更多一些？又是哪一類女子獲得真誠愛情的
比例要高一些。在電影裡，魏玲是不快樂的，她
的愛人還活 ，可是，她的愛情死了。
那麼，靜秋呢，她也是不快樂的，因為她愛的

男子已經死了。但是，她的愛情還活 。她的愛
人深情款款地對她說，你一定要好好活 。你活
，我也就活 。假如你死了，那我就真的死

了。他不知道，他不僅活在靜秋的生命裡，他也
活在所有對愛情還有期待，還有信念的女子的夢
幻裡。他會一直活在這個童話般美麗的故事裡。

得　手

■電視劇《山楂樹之戀》劇照。 網上圖片


